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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终于面对现实

但如何让父母接受真相？

如果不是因为吸毒， 阿景 （化名）

不会和自己的伴侣走上以贩养吸的道

路， 不会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 也不会

在服刑人员新收体检中被查出艾滋病。

“人是麻的， 脑子一片空白。” 时

至今日， 阿景仍对七年前的情况记忆犹

新。 因为对艾滋病认知有限， 阿景和大

多数人一样， 觉得得了“世纪绝症” 就

活不久了。 而阿景当时的 CD4 指标

（CD4 是确定艾滋病病毒感染患者免疫

系统是否受到损害的重要指标， 一般情

况下 ， CD4 正常值为每立方毫米

500-1600 个） 太低， 根据监狱相关工

作规定， 阿景被送往监狱总医院接受治

疗。 在约两年的医院治疗中， 阿景才终

于渐渐接受现实。

“在医院了解了很多有关艾滋病的

知识， 知道坚持吃药治疗还是能活下去

的。而且，自暴自弃也不是办法。”眼前的

阿景笑着说。其实，如果不是提前知道阿

景的情况，他看上去与常人无异，除了领

口处露出的皮肤上有些红疹。

2019 年， 阿景回到新收犯监狱专

管监区。 回去前， 他曾生出一丝忧虑不

安， 但在见到监区民警后都烟消云散

了。 在他们眼神里， 阿景没有看到歧

视； 从他们的动作里， 阿景没有感受到

隔阂。 甚至在感冒发烧脆弱时， 阿景感

受到了民警的温暖关怀。

就这样， 阿景较快地适应了服刑生

活。

阿景的日常作息与普通服刑人员大

致相同， 不过是多了每日定点服药、 学

习了解艾滋病治疗最新动向、 一年两次

体检等与自身健康息息相关的“任务”。

可是， 阿景的父母至今还不知道他

有艾滋病的事。 远在东北的他们这些年

和阿景聊得最多是未来生活的各种可能

性。 今年 5 月， 阿景的父母来监狱参加

了亲情会见。 看到父母明显苍老了很多

的样子， 阿景更纠结了： “我犯罪已经

让他们够伤心了， 还要让他们接受我感

染艾滋的现实， 太残酷了。”

余刑还有三年不到， 阿景觉得出去

后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好父母， 弥补这

些年的亏欠。但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必然

要做好防护，吃药治疗的事也瞒不久，该

怎么让家人知晓真相、接受现实？

阿景也清楚地知道， 社会上大多数

人不会像这里的民警一样把他当普通人

对待， 刑释人员的标签已经让人望而生

畏， 何况还有艾滋病。 自己出去后能否

顺利融入社会， 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一想这些事就头疼。 ”阿景无奈地

扶额……

不再走上歧路

让“‘艾’到我为止”

阿景遇到的问题正是目前专管监区

民警在思考和探索的。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把罪犯教育转

化为合格的服刑人员， 还要把他们打造

成合格的社会人。” 汤慧杰告诉记者，

这些年， 专管监区全力延续着艾滋病犯

在狱内“零传染、 零事故、 零死亡” 的

成绩， 也认真探索艾滋病犯抗病毒治疗

方法， 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 但， 这样还不够。 今

年， 专管监区探索实施“知、 信、 行”

改造模式。

根据介绍，服刑人员到专管监区后，

首先要接受的就是对艾滋病知识的学

习。“有不少罪犯是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

病后，以为命不久矣，为了最后捞一笔而

犯罪。 ”汤慧杰表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

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让他们积极服刑、

配合治疗，也是教育矫治的需要。

接着，便是树立信心。专管监区通过

组织服刑人员参加声乐、钻石画、书法班

等艺术项目矫治以及太极拳、 健身操等

康复训练活动， 让他们在艺术矫治中找

到自我价值， 在体育锻炼中寻到康复信

心。

至于“行”，则是“行稳致远”。民警对

服刑人员开展责任感方面的教育， 让他

们学会行事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不

再走上歧路，让“‘艾’到我为止”。

但这也是最难的， 汤慧杰介绍， 由

于亲属的怨恨心理以及社会大众“谈艾

色变” 的恐惧心理， 艾滋病犯不被家庭

和社会接纳的比例较高。

汤慧杰记得几年前， 有个 20 多岁

的小伙子， 因涉毒犯罪被判七年， 服刑

期间小违纪不断。 汤慧杰深入了解后得

知， 小伙子是因为觉得家人不要他了，

无所谓了。 既然症结在家人， 汤慧杰便

想方设法和小伙子的家人联系， 最后联

系到了他的姐姐。

“又是犯罪， 又是艾滋病， 家人怎

么会不恨不怨？”汤慧杰记得当时姐姐的

态度很决绝， 表示家人不指望他了。 但

是，汤慧杰一次次联系，讲小伙子的服刑

情况、对家人关怀的渴望，也讲艾滋病的

相关知识、治疗方式。也许是汤慧杰的坚

持终于打动了家人， 也许是了解艾滋病

的知识后家人没有那么害怕了， 姐姐开

始写信、打电话，来监狱会见，后来还带

父母一起来。 汤慧杰也看着小伙子在一

年多的时间里从破罐子破摔向积极服刑

转变，后来还成了改造标兵。

对未来有希望， 一切就会不一样。

汤慧杰遇到过好几个类似的例子， 也从

他们的转变中看到了工作的价值： 拯救

了一个人， 也挽救了一个家庭。

小伙子是幸运的， 在服刑中就与家

人修复关系， 得到接纳。 而那些没那么

幸运的艾滋病犯呢？ 而且， 专管监区民

警发现， 出监后的半年左右时间往往很

关键， 一旦刑释人员没能在此期间“回

归” 社会， 就很有可能重新犯罪。

“这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一

项工作。” 为此， 专管监区民警主动出

击， 与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寻求

合作可能。 经过双方合议， 目前已有五

名艾滋病犯与黄浦、 浦东等区帮教协会

的帮教志愿者结对， 以解决刑释后的生

活、 就业等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帮教工

作， 更好地帮助服刑人员回归。 此后，

还会继续增加结对帮教的人数。

工作室交接

是责任和使命的传承

“目前， 已经有一名服刑人员和帮

教志愿者达成共识和意向， 未来会到区

协会的‘阳光之家’ 进行为期半年的过

渡， 后续工作我们也会跟进。” 汤慧杰

介绍， “在基本工作职能不变的情况

下， 再向外延伸、 拓展， 这也是‘胡水

清工作室’ 新的工作定位。”

2012 年挂牌的“胡水清工作室”

是新收犯监狱一支以艾滋病犯管理、 教

育、 转化为工作核心的专业研究团队。

这些年来， 为探索艾滋病犯改造工作规

律， 制定正确有效的工作措施提供了科

学依据。 去年， “领头人” 胡水清退休

后， 工作室的担子就移交到了汤慧杰身

上。

“不仅是相关工作的交接， 更是责

任和使命的赓续传承。” 以前在胡水清

身上学到的东西， 如今汤慧杰他们都要

“传” 给新加入专管监区的年轻人。

叶长久就是两年前才加入专管监区

的“90 后”。 得知要到专管监区工作

后， 他慌过一阵， 也没敢告诉父母。 找

人问过相关情况， 也找书了解相关知

识， 可是他说： “就像学游泳一样， 理

论再多， 还是得行动了才会有切实感

受。”

初到专管监区的叶长久选择到监房

走一走、 摸一摸的方式克服心里的怵，

“当时因为紧张， 动作大概都是变形

的。” 叶长久有些自嘲。

“因为不了解， 所以害怕， 人之常

情。” 专管监区教导员宋耘轩和汤慧杰

不约而同地表示。 汤慧杰坦言， 他刚接

触艾滋病专管工作的时候很夸张， 前一

个月里每天要洗手三十多遍， 也会有很

多稀奇古怪的担心， 比如“蚊子叮过艾

滋病人再叮我， 会传染吗？”

“当然是不会的， 这要说到病毒载

量等专业问题。” 汤慧杰笑着解释，

“充分了解相关知识后， 就觉得自己的

行为和疑问很幼稚可笑了。”

“所以我们会安排新加入团队的民

警参加公卫中心老师的专业讲课， 全面

了解艾滋病的知识。” 宋耘轩较多负责

新加入团队的民警的培训工作， 他介

绍， 资深民警也会言传身教规范的工作

方式， 让年轻人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

维持执法威严。

“更重要的是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职

责， 有正确的执法理念。” 宋耘轩表示，

其实艾滋病犯更需要民警思考如何既有

硬度， 又有温度地管理， 让他们心服口

服地接受， 矫治效果才能更长久。

现在的叶长久早就在润物细无声的

环境中适应了专管监区的工作， 家人也

知晓并支持。 他已和前辈们一样， 是民

警， 也是医生、 父母、 朋友， 和前辈们

一起探索管教新模式， 也用坚守证明这

里有“艾”， 亦有爱， 守护一方日夜安

宁。

这个监区有“艾”亦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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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止一个刚被查出艾滋病的服刑人员， 走到楼下就不肯再往上走了， 他们知道楼上就是专管监区， 觉得来了就没希望了。” 汤慧杰是上海市

新收犯监狱艾滋病专管监区的副监区长， 自 2011 年从事艾滋病犯管教工作至今， 见过几百名或绝望或迷茫或自卑的艾滋病犯， “无论他们经历过什

么， 在这里， 我们都不抛弃、 不放弃、 不歧视， 努力帮他们拓展生命的宽度， 重拾生活的梦想。”

2005 年开始收押艾滋病犯， 2012 年挂牌成立“胡水清工作室”， 2016 年成立艾滋病专管监区……18 年来， 上海市新收犯监狱收押过 900 余名

艾滋病犯， 全力延续着艾滋病犯在狱内“零传染、 零事故、 零死亡” 的成绩。

今年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 前夕， 记者走进新收犯监狱， 看看全市唯一收押男性艾滋病犯的专管监区又有什么新故事？


